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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录学到书志学
———２０ 世纪前期目录学在日本的研究与发展∗

范　 凡

摘　 要　 目录学和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分别是中西方研究图书的学问，这两门学问本来相互独立、自成体系，因在日本发

生了交汇，而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书志学。 书志学不仅在日本日渐发达，而且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还被输

送到中国，引起了一定反响。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 ２０ 世纪前期日本书志学著述，揭示中国目录学对日本书志学的

深刻影响、书志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发展状况，指出在 ２０ 世纪前期书志学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丰硕成果，而且作为

方法论在实践中也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 随着书志学研究范围的扩大，以长泽规矩也为代表的日本图书馆界决

定以图书学取代书志学作为这门学问的名称。 尽管书志学的概念式微了，但书志学的研究成果就像目录学的研

究成果一样不会过时，作为一门后发的学问，它所具有的起点高、眼界宽的特点，更值得中国目录学研究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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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ｍａｋｅ ａｎ ｅｆｆｏｒ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ｈａｄ 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 ｏｎ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ｌａｔｅｒ． １ ｔａｂ．
２６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　 ２０ 世纪前期目录学、书志学与 Ｂｉｂｌｉｏｇ⁃
ｒａｐｈｙ 三者的关系及相互影响

目录学与书志学在日本是两个既有区别又

有联系的概念。 目录学是中国传统的关于读书

治学的学问，它与中国的图书、中国的文化一同

传入日本，在日本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不少日本

学者都有目录学著作问世，如内藤湖南的《支那

目录学》 ［１］ 和仓石武四郎的《目录学》 ［２］ ，都是

目前在日本还很有影响的专门讲述中国目录学

的著作。
２００８ 年坂出祥伸所著《阅读中国古典的第

一步》 ［３］ 一书指出，在日本，凡是要研究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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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哲等所谓中国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在

图书馆中负责中国图书分类的馆员，都必须具

备一定的书志学知识。 该书讲解了关于中国古

典文献的体裁、版本知识、伪书、对皇帝的避讳、
反切与直音的发音标记、古籍分类等众多内容，
作者将自己的著作视为书志学入门读物，而未

敢以书志学家的专业书自居。 从坂出祥伸的这

些观点可以看出，日本书志学的内容与中国的

文献学或者广义的目录学的内容非常相近。
从历史上看，书志学这个概念诞生于西方

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和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传入日本之后。
目录学和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分别是中西方研究图书的

学问，这两门学问本来相互独立、自成体系，因
在日本发生了交汇， 而产生了一门新的学

问———书志学。 书志学不仅在日本日渐发达，
而且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还被输送到中国，引
起了一定反响。

相对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一词尽

管也在 １９２０ 年前后就传入中国，却并未引起足

够的重视。 比如，在 １９２０ 年杨昭悊翻译日本田

中敬的《图书馆学指南》一书中，有两本书名中

都出现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一词，分别是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ｉｅｓ 之 五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和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ｅｒｍ
Ｕｓｅｄ ｉｎ Ｂｏｏｋ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一词并没有被刻意地翻译为书志

学。 １９２７ 年，杨昭悊翻译了田中敬的另一本著

作《图书学概论》 的第一章总论，以《图书学序

论》为题发表在《学林》１９２７ 年第 ３ 卷第 ３ 期上，
该译文把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一词翻译为图书学，而在

日本，田中敬的这本《图书学概论》被视为综观

的书志学。
１９２５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后，《图书馆

学季刊》上先后发表了多篇采用西方目录学标

准来评判中国目录学的论文，如刘国钧的《四库

分类法之研究》《中国现在图书分类法之问题》
《图书目录略说》，杜定友的《类例论》等，这些作

者在海外接受了西方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的教

育，很容易把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一词对应到目录学。

尤其是 １９２５ 年刘国钧在《图书目录略说》 中把

中国古代目录学中普遍存在的三种目录形式进

行了明确区分，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目录学

的科学方法，即，他把历代发挥学术史作用的艺

文志等同于西方的著述史（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专
记某处藏书的称为书目（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泛录图书

名目的称为书志（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由于西方目录学与中国传统的目录学在着

眼点上有着巨大的分歧（西方侧重于图书外在

形式的描述；中方侧重于图书学术内容的评价，
更肩负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使命），因
而对中国传统的目录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
其分化为新旧两派，产生了一大批目录学著作，
使中国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目录学研究形成了

一个新高潮。 尽管如此，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一词本身

在中国并无太大影响，比如，在 １９３０ 年徐能庸所

编图书馆学工具书———《图书馆学九国名词对

照表（中、英、德、法、意、西、荷、瑞、丹）》中，竟然

找不到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一词的踪影。
１９３４ 年，书志学概念终于从日本输送到了

中国，首见于在镇江图书馆任职的马导源所著

《书志学》，他曾留学日本。
马导源指出，书志学在中国犹如呱呱坠地

的婴儿，人们要么不认识、不关注它，要么对它

一知半解，把它混同于目录学、图书学、图书分

类法。 由于该书系商务印书馆的“百科小丛书”
中的一种，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申报》上曾为其刊

登一则广告：“本书以研究书志为直接对象，统
括版本、目录、校雠诸学，更益以‘书志是什么’
的问题，探讨底蕴，坚定斯学之基础，开中国书

志学之先声。”后人也曾积极地评价马导源所著

《书志学》，称其“是在继承和借鉴古代目录学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型目录

学。” ［４］ 可见，无论当时还是后世，无论是来自西

方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还是来自于日本的书志学，在
中国，均被笼统地视为目录学。

然而马导源所著《书志学》出版后不久就被

指出有剽窃的嫌疑。 “负有出版权威的商务印

书馆，也太轻于从事审查，该书不但把原书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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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四十二卷　 第二二六期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２６

华删掉，反添入许多不关重要的东西，使失掉原

书的价值，而译笔之错误，更指不胜数。” ［５］ 这段

话出自李尚友之口，见其所译日本小见山寿海

的《书志学》，译文先在《图书馆学季刊》 １９３４ 年

８ 卷 ３ 期、１９３５ 年 ９ 卷 ２ 期上连载，后来中华图

书馆协会出了单行本。 李尚友，山西人，毕业于

武昌文华图专的讲习班，１９３９ 年 ９ 月到伪北京

大学图书馆任典藏股股长。 李尚友在译者序里

指出，在中国图书馆界致力于建设图书馆学术

体系的时候，首先要建设好图书馆学的基础学

问———中国过去所谓的目录学，然而国内这方

面的著作，尤其是能贯通中外的著作并不多见。
而日本的小见山寿海具有国际眼光，将目录学

的范围扩展为“书志学”，可供国人借鉴。
由此可见，书志学在 １９３４ 年由日本返销中

国是可以确定的了，其目的是为了扩展和补充

中国的目录学研究。 那么，书志学在日本又是

怎样一种状况，与目录学还有什么关联呢？

２　 小见山寿海对书志学的集成

小见山寿海是日本文部省 １９２１ 年举办的第

一期图书馆员讲习所的学生，毕业后进入文部

省，负责管理与图书馆相关的工作，又旁听了第

二期讲习所开设的大部分课程。 每期讲习所都

有书志学讲座，但是一般人对书志学的概念并

不清楚，甚至第一、二期担任书志学讲座的先生

所讲的都不是书志学的内容，直到第三期讲习

所植松安先生所讲的才是真正的书志学。 所谓

的书志学到底是什么呢？ 这样就激发了他研究

书志学的兴趣［６］ 。
小见山寿海的《书志学》写于 １９２９ 年，但日

本学者对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一词的探索很早就开始

了。 小见山寿海在书中就明确指出，早在 １９１２
年，根据日本图书馆协会决议，由和田万吉、太
田为三郎等人组成的委员会经过多次研究讨论

而确定的图书馆用语中，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一词就已

被确定翻译为“书史或解题”，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
ｒａｐｈｙ 被翻译为“书史学”或者“图书学”。

经过考察，小见山寿海认为在当时的日本，
人们对于书志学的认识仍然相当混乱与模糊，
大概跟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一词本身多歧义有关，总体

上看，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有广狭两义，一指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一指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前者是“关于

图书之科学”，后者是“书目”。
在日本，“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有多种译法，如：“书

籍志”“书志” “书史” “书史学” “书目” “书目

学”“解题”“解题学”“书籍学”“图书学”，等等。
他广泛对比了中国、日本及欧美的用法，最终认

定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Ｂｉｂｌｉｏｌｏｇｙ” 翻译为

“书志学”最为合适。 关于“书志学”这个词的来

源，作者也并未掠美，而明确指出“书志”在从前

亦称“书史”，原来是中文，狭义是指经书史籍，
广义是指图书的说明科学，但是“书史”一词从

字面上又容易被误解为“书籍的历史”，因而用

书志而不用书史。 “书志” 一词也起源于中国，
艺文志是中国最早的书志学，经籍志亦为中国

古代的书志学。 在日本，认为“志”是“誌”的古

字，所以作者将其写作“书誌”，而非“书志” （本

文按照中国汉字的写法，依然将其写成“书志

学”）。 至于“书誌学”一词，小见山寿海曾亲耳

听说是和田万吉博士因受到市村瓒次郎的启发

而创造的。
小见山寿海将书志学定义为以图书为研究

对象的科学，并构建了一个由综观书志学和分

观书志学组成的理论体系。
所谓综观的书志学，主要是从整体上考察

图书，包括图书之意义、图书的生产、图书的分

配和消费。 所谓分观的书志学，是回答“有什么

样图书”和“是什么样图书”的问题，具体包括目

录的意义、个别目录、集成目录、“书志的书志”
之书志，以及方法论的书志学。 他指出，综观的

书志学是纯正的书志学，这类书志学成果中最

值得推崇的是田中敬的《图书学概论》。
所谓分观的书志学是应用的书志学，其对

象是书目，所以这部分书志学用固有的目录学

名称亦无不可。 这类书志学成果中，他特意介

绍了杜定友的《图书目录学》，认为杜氏此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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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论述原来的目录学，还采用了西洋新的目录

编制法。
笔者曾在博士论文中指出，小见山寿海的

《书志学》可以说是受中国和欧美目录学共同影

响而产生的一部日本目录学著作。 从结构上

看，具有非常完整的逻辑体系，和现在常见的教

科书结构近似。 作者小见山寿海对书志学的基

本问题阐述得全面而详尽，而且对每一个问题

的论述，都广泛采纳欧美、中国和日本的研究成

果，具有比较目录学的性质［７］ 。
尽管小见山寿海的《书志学》出版后很快受

到了中国学者的重视，但是他本人于 １９４０ 年在

熊本县图书馆讲习会的书志学概论讲演［６］ 中，
仍然很谦虚地评价自己的书目学概论并没有系

统，算不上概论，只能算作漫谈。 对于已出版的

《书志学》，他很清醒地指出，自己著作的特色，
既是长处同时也是短处，就在于过于拘泥于西

洋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的范围。 此外，小见山寿海对于

１９３４ 年发生在中国的关于《书志学》的事情也有

所耳闻。 对于商务印书馆以“某著”出版《书志

学》，又有人对此出于义愤而将《书志学》原著全

文翻译刊登在《图书馆学季刊》一事，他表示作

为长期受到中国文化恩惠的日本人中的一员，
如果他的研究能为中国的学术研究有所贡献的

话，将不胜欣慰。
在 １９４０ 年的这次演讲中，他对于书志学的

认识又有了新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认

为书志学应该与图书学、目录法分家，不再把它

们分别视作综观的书志学和分观的书志学。 他

认为，以图书为研究对象的就是图书学，以书志

为研究对象的就是书志学，对象要与学问的名

称相符，才能名至实归，并打算将这种意义的书

志学作为今后的研究目标。 可惜的是，他的演

讲没有继续下去，所以后来关于他的书志学又

有了什么新成果不得而知。

３　 书志学早期的探索

在小见山寿海的著作和演讲中曾提到了植

松安的《本邦书志学概要》、田中敬的《图书学概

论》、橘井清五郎的《西洋书志学要略》、和田万

吉的《洋书目录法》和《图书馆史》、太田为三郎

的《和汉图书目录法》等。 这些著作均先于小见

山寿海的书志学研究，因此我们称之为日本书

志学早期的探索。 通过分析这些早期的探索，
我们更加能够感受到书志学受中国目录学影响

之深。

３．１　 植松安的《教育和图书馆》和《本邦书志学

概要》
植松安是 １９０８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文学

士，曾任东京帝国大学司书官、助教授，后任日

本侵占我国台湾时期所谓的“台北帝国大学”讲

师、教授，１９４６ 年 ４ 月奉命从中国台湾撤退回日

本，在归途中死于心脏病［８］ 。 植松安曾先后编

写过《图书馆小识》 《教育和图书馆》 《本邦书志

学概要》等著作，我国图书馆学家马宗荣在东京

帝国大学留学期间曾听过他的图书馆学讲座。
植松安在 １９１７ 年出版的《教育和图书馆》

一书中［９］ ，有一章《书史学的研究与读书法》，专
门论述了书史学与所对应的德语、英语、法语等

西语词汇涵义的演变过程。 他指出，在德语中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相当于图书馆学的意思，
分为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 Ｋｕｎｄｅ 和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 Ｌｅｈｒｅ 两个方

面，前者包括图书馆图书阅览的方法、管理法、
目录法和分类法等，后者是指图书及其相关事

物的研究，与日语中的书史学差不多。 在英语

中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ｉｂｌｉｏｌｏｇｙ 和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ｅｒ 三个词

有多种涵义，通过对权威工具书上三个词释义

的一一列举，他认为德英两国在图书馆学内容

上差异不大。 在他看来，日本虽然还没有图书

馆学，但是图书馆学中的一些内容与书史学相

似，比如在以古书为对象的书史学研究方面，日
本的研究兴趣更浓一些，有《万叶集书目》 《万叶

集书目提要》等著述。
正是基于上述对日本书史学的认识，他于

１９２９ 年出版了另一本书志学著述———《本邦书

志学概要》 ［１０］ ，该书共分三章，分别为序论、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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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历史、刊本的历史。
序论一方面讨论贵重图书的分类，另一方

面讨论书志学的对象和概念。 他首先指出对普

通书要按学术进行分类，尔后以东京大地震之

前的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特别书分类表为

例，系统地讲解了如何对日本的贵重书进行分

类。 他认为和汉书的种类，如古文书、古经、古
写本、古版本、名家手泽本、绘画本、金石文、名
家笔迹等均可按照上述分类表进行细分。 作者

这里对书志学的认识直接来源于之前他对书史

学的认识，即，书志学的对象是书写物、印刷物，
以及与二者相关的物品。 同时，他直接采用了

大英百科辞典中“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Ｂｉｂｌｉｏｌｏｇｙ”词

条来界定书志学的概念，认为书志学包括四方

面的内容：检查和校对的艺术、书籍描述、列举

和排列、书目之书目。
因为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颇深，所以在“写

本的历史”和“刊本的历史”二章中，不可避免地

涉及了中国书史上的许多内容。 而且，作者在

将日本各种书籍之流传与各个时代中国目录学

成果融汇在一起的同时，还以旁观者的立场解

释了中国书史上每逢改朝换代之际常见的藏书

散佚、王朝建立之后大规模集书等现象，给中国

读者以新鲜的感觉。

３．２　 田中敬的《图书学概论》
田中敬（１８８０—１９５８），东洋大学毕业，曾学

习中国哲学专业，担任东北帝国大学司书，兼任

过东洋大学、京都大学、学艺大学等多个大学的

讲师。 １９５６ 年，田中敬 ７６ 岁时获得文学博士学

位，博士论文题目是《图书形态学及其在活版印

刷发明史研究上的应用》。 专著有《图书馆教

育》《图书学概论》 《内外参考图书的知识》 《粘

叶考》《和汉书目录法》等，其著作被汇集成《田

中敬著作集》，共 ６ 卷，在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由

早川图书陆续出版［１１］４３１－４３３ 。
如前所述，田中敬是中国图书馆界较为熟

悉的日本图书馆学家，主要得益于杨昭悊翻译

过他的《图书馆学指南》（原文系《圖書館學研究

の栞》连载于《学镫》 １９１９ 年 ９—１１ 号上）、《图

书学序论》（原文系《圖書学概論》 的第一章总

论）。
田中敬于 １９２４ 年出版的《图书学概论》 ［１２］

曾被小见山寿海评价为“用作本文综观的书志

学之代名词，可谓灵妙适当了。” ［１３］ 短短的一句

评价突出了《图书学概论》 对图书研究的全面

性。 在当时日本书志学著作中，该书部头相对

较大，达 ５００ 余页。 该书的全面性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研究内容广博，从图书的书写、印刷、

材料、形态四个方面来综合论述，均衡用力，而
不是以写本和刊本为主，以材料和形态为辅。
如果将其篇章内容转换为一张表格———《图书

学概论》主要内容表（见表 １），就能看出其经纬

与博大。
二是论述有据，每个论证都引经据典、涵盖

东西。 比如在第一章总论中，作者在论证图书

与文化、图书的意义、图书学的意义以及图书学

成立的可能性等命题时，就展现了基于东西方

文化的考证功底。 仅仅关于图书的语义，作者

就用到了汉语里的河图洛书、图书、书、籍等各

个说法的来历和用法，此外还有日语里的本和

ふみ，英语里的 Ｂｏｏｋ、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ｉｂｌｅ 以及与之相

对应的拉丁语、希腊语、德语、法语、荷兰语、瑞
典语、挪威语的来历与用法。 此外，对于图书的

定义、图书学的定义的考证也是如此。 他指出

图书学是对与图书有关的一切事项进行研究的

学问，而与图书相关的研究并不仅限于古书目

录或解题，还要研究书写方法、印刷样式、材料

变迁、形态进化和装订技术等广泛内容［１２］１８－１９ 。
从这一点上来看，虽然理论基础一致，但在实际

上，他所构建的书志学范围比植松安所构建的

书志学范围要大许多。
作者因为图书在文化上的重要意义而展开

图书学研究，很好地融合了中国、日本、西方关于

图书研究各方面的成果，包括图书的书写、印刷、
材料和形态，虽然没有专门的篇章来安排书目或

解题，但是把有关图书的内容不留痕迹地穿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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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如果以西方目录学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该书

显然是一部合乎西方目录学范围的目录学著作。
另一方面从其对图书内容的介绍上，把中国目录

学关注图书内容的长处也保留了下来。 因此可

以说，该书对中西方目录学都有继承并有所超

越，在日本书志学史上颇有价值。

表 １　 《图书学概论》主要内容表

　 　 涉及的

　 　 　 区域

涵盖的　 　
方面　 　 　

概述 西洋 中国 日本

书
写

历史 记录、文字 字母、书体 文字 假名

写本 概说 欧洲中世纪的写本 东洋写本

著名

写本
金石文 西洋写本 日本写本（附中国写本）

印
刷

印
刷
术
的
发
明
及
发
达

印
刷
的
起
源

木
板

活
版
术

西洋活版术 中国印刷术 日本印刷术

活
版
术
的
发
明

活
版
术
的
普
及

十
七
八
世
纪
的
印
刷

美
国
的
印
刷

十
九
世
纪
以
后
的
印
刷

摇
篮
时
代

雕
版
的
起
源

全
盛
时
代

活
版
术
附
朝
鲜
铜
活
字
版

奈
良
朝
时
代

镰
仓
时
代

室
町
时
代

桃
山
时
代

江
户
幕
府
创
立
时
代

江
户
时
代

材
料

书
写
材
料

书
写
用
具

纸发明以前

纸的发明

原料与纸质

墨水、绘具、
墨、砚

西洋纸 中国纸 日本纸

西洋笔 东洋笔

形态

形态

大
小
与
情
趣

图书

之美

制
本

形态的进化

图书的大小

人们喜欢的

图书大小

纸的厚薄与

图书的形态

图书与美术

美的要素

保护、装饰、
实用、改良

中国 日本

洋装书

３．３　 和田万吉的《日本书志学概说》和《日本文

献史序说》
和田万吉（１８６５—１９３４），１８９０ 年东京帝国

大学国文科毕业，曾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

教授兼附属图书馆馆长，曾任日本文库协会以

及后来的日本图书馆协会的会长，１９１９ 年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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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博士学位。 １９２３ 年东京大地震造成东京帝

国大学图书馆失火，他因贵重图书全部烧毁被

免职，１９２４ 年退休后曾任东洋文库顾问，以及商

大、国学院、法政、东洋各大学讲师。 编著有《图

书馆小识》 《图书馆管理法大纲》 《图书馆史》
《日本书志学概说》《图书馆学大纲》等多部有影

响的著作，此外在其他学术领域也有很多成果。
他被认为是日本近代图书馆建设的第一人，在
欧美 图 书 馆 学 日 本 化 过 程 中 发 挥 了 很 大

作用［１４］１７６－１７７ 。
和田万吉的《日本书志学概说》 ［１５］ 并没有

记载完成的时间，他于 １９１８ 年在东京帝国大学

开设图书馆学讲座时，曾经讲授过书志学；另

外，在书的末尾讲述西洋系统的活字版传来时，
曾经提到当时的时间是昭和七年，也就是 １９３２
年。 二者结合在一起考虑，说明他对书志学的

研究不仅早，而且持续时间很长。 该书于 １９４４
年第一次出版，距离其去世已十年之久。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该书类似于我们通常

所说的书史。 第一章总说，从文字产生之前的

口耳相传开始讲起，内容包括文字、日本假名的

产生及汉字训读法、文章、日本佛教文学及影

响、纸、书体、印刷、卷册等。 第二章古写本，包
括中国传来的古写本、日本人对中国古籍的转

写、中国写本及传来、和书古写本、日记类古写

本。 第三章写经，包括敕旨经、御愿经、知识经，
奈良朝以后的写经、平安朝后期的写经。 第四

章刊本，包括佛书刊本、非佛书刊本、古活字版

时代、西洋系统活字版的传来、耶稣会基督教的

流行及其活字版印书业。
五居权内曾对此书有过评价，认为此书的

特色，一是概述了书志学的发展，二是简洁明

要。 前三章是文语体，第四章以后是口语体。
该书是基于长期的研究而成的，在概说日本书

志学发展的同时也考虑到了从古代到江户末期

各个时代的背景，就上代来说，特别关注本国文

学的要素。 就考察的内容来说，该书与川濑一

马所提倡的书志学立场稍稍不同，和田万吉认

为各时代图书的实际情况，是对图书内容的文

学要素进行考察时的关注点。 此外，和田万吉

在书中举出的一个个实例，对初学者帮助也很

大。 五居权内还指出该书的第二章写本、第四

章刊本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最为重要［１６］１７６－１７７ 。
和田万吉所著另一本书志学著作———《日

本文献史序说》 ［１６］ ，其成书时间也很难考证。
该书手稿由其子和田辰雄保存，因存放在防空

壕内而潮湿损坏，后来和田万吉的学生弥吉光

长花费数年整理手稿，终于在 １９８２ 年将其出版。
根据写作的文体，弥吉光长推测手稿完成的时

间大概在 １９１８ 年东京帝国大学开设图书馆学讲

座之际。
该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言，讲述目录及图

书馆的效用、文献是什么、本邦书目的沿革。 第

二章奈良时代，讲述奈良时代的书目、写章疏目

录的内容。 第三章平安时代，讲述入唐诸家带

回的书籍、八家带回书籍的部数、圣教类书目的

撰述、外典类书目的撰述、 《日本国见在书目

录》、中国书志的沿革、平安时代集书事业概况、
藤原赖长集书、平安末期存在的书。 第四章镰

仓时代，讲述镰仓幕府与文籍、各代将军对书的

爱好、金泽文库藏书、中国书籍传来、佛书印行、
皇室集书。 第五章室町时代，讲述足利学校复

兴、足利学校和宋版书、本朝书籍目录、足利幕

府求书、朝鲜及中国的活版术及对日本的影响。
第六章江户时代，讲述江户时代初期的印书事

业，枫山文库，一般书目的起源，诸侯以下的集

书事业，学校刊书、集书事业及书目，独立文库，
皇室御文库，社寺及个人集书，个人藏书目录的

特色与一般解题书，特殊目录，考证书类及索

引类。
该书对文献、文献史以及文献学三个概念

进行了辨析。 文献对应于英语的 Ｌｉｔｅａｔｕｒｅ、德语

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法语的 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这些词既能翻译

为文学，也能翻译为文献。 译作文献时是指与

某个专业领域或者主题相关的论述，比如那些

编目成果，书中使用的就是这个意思。 文献学

和文献史又完全不同，文献学对应的是德语词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书中采用的是其方法论［１５］１１－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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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吉光长不仅整理了此部手稿，还深入评

价了这本书，他说《日本文献史序说》初读起来

像是把图书馆史与目录史合在了一起，但是细

读的话就会发现，和田万吉其实是把日本的知

识体系以及日本文学有关文献的历史进行了展

开。 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佛教和汉学输入

并得到发展，由此建立了文库并编制了目录，这
些目录的编者都是当时很有代表性的学者。 中

国输入的书被整理成《入唐八家录》；藤原佐世

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收书比《旧唐书·经

籍志》还要古老，许多图书都是在中国已经散佚

而在日本还有保存。 八家带回的目录保存了丰

富的唐文化，到了镰仓时代，已经筑成了日本辉

煌的文化王国。 平安末期开始编制日本图书目

录，日本的学问也兴起了。 但是由于战乱频仍，
典籍散佚烧毁的也很多。 江户初期由于古活字

版的输入，渐渐开始印刷日本书，出版了不少新

著，编制了多种目录。 从幕府朝廷到诸侯到社

寺都兴起了藏书，个人的藏书也多起来了，出现

了公开的文库；出版和贩卖的综合目录也出现

了。 可惜的是，由于原稿受损，一些内容看不到

了。 弥吉光长认为这样一位先达的文献史曾遭

埋没是日本学问的不幸，今后一定要以此为支

柱，构筑日本的文献史［１５］解说。
如果将《日本书志学概说》和《日本文献史

序说》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前者是关于图书发展

的历史，对应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书史。 后者大

体和我们通常所说的目录学史相对应，它是关

于历代图书事业和图书目录的发展历史，首先

强调目录的重要性———求学的门径，然后讲述

西方图书馆目录编纂规则的制定，接着讲述中

国历代书目的发展，再后是日本历代图书事业

和图书目录的沿革。
上述书志学研究者都将中、日、西三方的目

录学很好地揉和在一起，起点更高，眼界更宽，
形成了日本书志学独有的特点，对于中国目录

学研究者来说是值得借鉴的。

３．４　 其他书志学著作

１９３２ 年太田为三郎的 《 和 汉 图 书 目 录

法》 ［１７］ 出版，该书是根据太田为三郎在日本文

部省图书馆讲习所的讲义记录而成。 正如书名

所显示的那样，这是一本关于图书馆所藏日文

图书和中文图书目录编纂方法的著作。 该书在

绪论中首先引用了中英两位名家的言论来说明

目录的重要性，一是清儒王鸣盛的名言“目录之

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

而入”，二是英国硕学 Ｃａｒｌｙｌｅ 的名言“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ｓ
ｎｏｔ ｗｏｒｔｈ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ｉｔ ｉｓ Ｐｏｌｙ⁃
ｐｈｅｍｕ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ｅｙｅ ｉｎ ｈｉｓ ｈｅａｄ”（没有目录的

图书馆毫无价值，就像独眼巨人波立菲墨斯没

了眼睛一样）。 然后他从书名、著者名、出版事

项、对照事项等四个方面，对目录著录法进行了

详细介绍。
同年还有橘井清五郎的 《 西洋书志学要

略》 ［１８］ 出版，作者来自于宫内省图书寮。 与前

面各书不同，这是一本专门介绍西洋书志学的

著作。 他首先解释书志学是什么，认为书志学

内容包括书籍的形式、书籍的内容、书籍的历

史、书志的编成、书籍解说的法则、书籍指南，以
及书籍目录法、搜集法、书籍的其他事项等。 然

后介绍了书籍的形式、书志的种类、书志的编

成、著录略则、实用书志、古书要略、活字印刷与

纸等内容，书中还有大量关于西方书史的插图。
综上，这些日本书志学的早期探讨，除了

《西洋书志学要略》一书以外，其余都是在中国

目录学的基础上，吸收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的概念、理
论和方法产生的，进一步体现了书志学与目录

学、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４　 书志学作为方法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小见山寿海曾经论述过书志学方法论，他
引用清儒王鸣盛“目录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
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的名言，指出“通书

志学之事，不仅对于直接在图书馆以参考阅览

为任务的馆员，或涉猎文献资料最多的如历史

学家这些人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研究某问

题的学者、研究某事的专家核查相关事项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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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必要的。” ［１９］ 书志学作为方法论，被日本图

书馆员自觉地向前推动。

４．１　 协会与期刊

大概在 １９２５ 年前后，在东京帝国大学附属

图书馆内成立了书物同好会，刚开始只有同志

两三人，他们一起淘古书，分享有关图书的见

闻，后来发展到十几人。 １９２５ 年该会发行了《书

志》，在其发刊词中指出，“书志”这个词还不通

俗，是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的意思，包括关于图书的各种

研究和记述。 无论新刊古书，只要是与日本相

关的国内外图书、地方志，或者公私藏书的研究

或介绍，该刊都欢迎。 植松安在该刊发表了《大

英博物馆图书陈列目录并解题》 《关于神宫文库

本古事记里的书》等多篇文章。 庆应大学图书

馆里收藏有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书志》合订本，该会

及该刊后来结果如何未知其详。
１９３１ 年，来自多家图书馆的馆员成立了另

外一个协会———日本书志学会，这些图书馆员

来自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京大图书馆、大
阪府立图书馆、早大图书馆、尊经阁文库、岩崎

文库、静嘉堂文库等，此外还有一些藏书家。
１９３３ 年，日本书志学会的机关志《书志学》

创刊。 和田万吉为该刊写了创刊辞，强调书志

学还是一门新学问，尚无确切的定义，主要是关

于正确记载书籍，使之成为读书人治学门径的

方法的一门学问。 此外，图书解题要准确无误

地记载图书的外表和内容，要弄清不同版本的

区别就要分别对其加以考辨。 对古书和珍本的

考证也很盛行，若没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就不

能对它们进行正确的记载。 五居权内认为这段

发刊词不仅简单地说了书志学的意义，而且指

出了书志学研究上的困难［１６］１７７ 。
作为一本同人刊物，《书志学》的主要编者

和作者是长泽规矩也和川濑一马。 长泽规矩也

长于汉籍研究，而川濑一马长于和书研究，他们

利用该刊发表了大量书志学论述。 对于他们的

贡献，中国学者曹淑文曾这样评价，“长泽规矩

也与川濑一马一起创立了日本书志学会，发行

了《善本影谱》。 从 １９３３ 年起发行《书志学》杂

志。 该杂志出到 １９４２ 年第 １８ 卷 １０２ 号时中断，
战后复刊。 长泽规矩也努力从事于调查日本书

库，介绍发现的古典善本和与中国书志学界的

交流等工作。 在此过程中，建立了日本书志学

基础，培养了许多书志学者。” ［２０］

尽管日本的书志学发展良好，仍有研究者

对此不太满意。 １９４３ 年川濑一马在其《日本书

志学之研究》中总结了明治以后书志学落后的

三个原因。 一是研究资料缺乏，日本珍贵的文

献很多，但是因为藏书家秘而不宣，书志学研究

者并不能亲手接触到这些文献，以至于得不到

充足的研究资料。 二是缺乏专门的书志学研究

者，书志学仅仅被当作史学的附庸。 三是明治

以后，书志学并没有像其他学问那样接受了西

方先进的研究方法而快速发展起来，只不过是

吸收了一些应用方法，比如说目录的编纂分类、
图书馆经营方法等，使书志学相对于其他学问

来说落后了，因此他呼吁“促进书志学的发达，
正是我国学界一大急务” ［２１］ 。

４．２　 长泽规矩也对书志学的集成与终结

长泽规矩也（ １９０２—１９８０），１９２６ 年东京帝

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毕业，继续进入大学

院从事“中国文学的书志学研究”。 马宗荣当时

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与其有密切交往。 从 １９２７
年到 １９３２ 年，长泽规矩也先后 ７ 次到过中国调

查研究。 他服务过的公私立图书馆有静嘉堂、
金泽文库、帝国图书馆等，在多所高中或者大学

如东京帝国大学、法政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担

任过教职，其中与图书馆界相关的有帝国图书

馆附属图书馆职员养成所讲师、东京大学图书

馆专门职员养成讲习讲师、图书馆短期大学讲

师等。 １９６６ 年因在中国书志学研究方面的业绩

而获得紫绶褒章［２２］ ，被尊为中国文学、书志学和

图书馆学方面的权威。 有《长泽规矩也著作集》
１１ 卷。

在书志学著作方面，长泽规矩也著有《书志

学序说》 ［２３］ 和《图书学略说》 ［２４］ 等书，《书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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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说》综合了前人关于书志学的各种研究，而

《图书学略说》 则是在日本图书馆界停止使用

“书志学”这个概念，代之以“图书学”概念时期

的产物。 由于这两本书成书年代较晚，对于日

本书志学的发展来说是又一次总结。
《图书学略说》１９７９ 年出版。 长泽规矩也在

序说中首先讲述了图书学定义及其来历，图书

学是以图书为对象，对此进行科学研究的学问。
以前是把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翻译为书志学，经图书馆

短期大学教学计划委员会讨论决定改译为图书

学。 理由是，书志学对于专家和图书馆界人士

来说大体上能懂得是什么，而对一般人来说却

不知道是什么。 图书学却不同，一方面因为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ｏｏｋｓ 这种用法，前人田中敬也写过

《图书学概论》，并不是新词；另一方面关于图书

研究的学问，对于一般人来说也容易想象。 相

应地，“书志”一词也可以改为“参考文献”。
除了使用新概念以外，长泽规矩也所认定

的图书学范围也非常广泛，包括九个方面。 ①
图书的定义、范围、种类、起源和发展；②图书的

材料、形态、装订、附属品；③书写及印刷的材

料、样式、方法、种类、历史。 ④内容的成立（著

述、编修、翻译、图表）、种类、校订、流传、存亡；
⑤图书的收集、保存、分散等相关事情、方法和

历史；⑥图书馆与文库的差异、历史、类别和建

筑；⑦图书整理的原理方法和历史（选择法、目
录法、分类法、排架法）；⑧著作权、出版法权、贩
卖权等图书相关法律规则；⑨以图书为对象的

各种企业（编修、印刷、制本、出版、贩卖、租书

等）。
上述九个方面中的前三个方面实际上已经

相当于田中敬《图书学概论》的范围，而九个方

面合起来甚至也超出了小见山寿海构建的综观

和分观相结合的书志学体系。 此外他对图书内

容的关注、对版权的关注、对图书企业的关注等

都使他的图书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度。
其实早在 １９６０ 年，他在《书志学序说》一书

中，就已经将书志学的研究范围确定为这九个

方面，这次只是对调了第八、九项的顺序。 虽然

学科的名称发生了变化，但是研究对象的实质

没变，故而研究范围也保持不变。 另外，在《书

志学序说》中，长泽规矩也就已经指出对于一般

人来说，所谓书志学不如图书馆学一词容易理

解。 可见书志学最终被图书学所取代，长泽规

矩肯定发挥了很大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

说，是他终结了书志学。
《图书学略说》告诉我们，书志学作为一门

学问的名称，已经变成了历史。 但在日本 ２００７
年版的《图书馆情报学用语词典》中，仍保留有

书志学和图书学两个词条，且二者互相参见。
它们基本上是同义词，都是指以图书为对象，对
此进行科学的研究，以图书的材料、形态、大小

样式、装订等的历史为中心，兼顾著作内容的成

立、流传、出版、流通等内容。 图书学与书志学

的区别在于图书学不涉及图书的解题［２５］１７３ 。 既

然区别依然存在，书志学就仍有存在的意义。
而且在同一本词典中，关于书志学的解释也更

为详尽一些，不仅有定义，还有日本书志学的涵

义以及书志学的两种划分———分析书志学和体

系书志学［２５］１１４－１１５ 。 实际上日本每年新出版和发

表的以书志学为研究话题的论著仍然不少，但
现在我们在日本图书馆学专业教材中确实看不

到专门的《书志学》教材了。
由于中日图书文化上的密切关系，书志学

与目录学之间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像目

录学一样，书志学的研究成果也不会过时，而且

有不少内容值得中国目录学借鉴。 正如 １９８１ 年

泷川政次郎在《长泽规矩也著作集》序里所说的

那样，“中国的书志学和日本的书志学是不可分

的关系。”“日本汉籍书志学研究，不止是日本学

者的责任，中国学者也应付出努力。” ［２６］

目前，中国学者若要关注书志学研究，至少

能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系统梳理日本书

志学所关注的中国目录学内容，二是学习日本

书志学作为一门相对于中西方目录学来说后发

展起来的学问所具有的先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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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ｎｇ Ｍｒ． Ｎａｇａｓａｗａｓ ７７ｔｈ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Ｋｉｋｕｙａ Ｎａｇａｓａｗａ：ｖｏｌ． １［ Ｍ］ Ｔｏｋｙｏ：Ｋｙｕｋｏｓｈｏｉｎ，１９８２：

ｐｒｅｆａｃｅ．）

范　 凡　 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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